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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儀禮經傳通解》學禮編

探討朱子格物工夫的理論與實踐

 楊　治　平 *

提　　要

朱子所編著的《儀禮經傳通解》中，學禮編共有〈學制〉、〈學義〉、〈弟

子職〉等十六篇。本文先分析〈學制〉中的「教民之學」、「教子弟之學」、

「教學之通法」所引用的三德、三行、六藝、六儀之學，指出朱子乃是以「德、

行、道、藝」之說來解讀由小學至大學的學習進程。並以〈學義〉、〈學記〉

中的朱子注文為線索，勾勒出學禮編的古代學制：以弟子職為學「文」之基礎，

而「文」則分為小學階段的六藝習行，以及大學階段四術――「詩、書、禮、

樂」的啟發式學習。將學禮編以六藝、四術為主的古大學之教，與《大學章句》

的格物致知之學相互參證，對於格物說的理論與實踐可得到更完整的理解：就

格物理論而言，應當窮格天下萬物之理，但在學習的實際上則落實於四子及五

經等聖人古訓。以朱子個人實踐而言，讀經、治經既是個人窮理之所得，也是

藉以傳道教學的方式。但一般學者隨資質與所習經典內容的不同，有門徑與順

序的差異，在切己受用的前提下，未必人人可致力於五經之學，因此在窮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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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注意本末先後。五經是聖人立教的憑藉，研讀經書以明體達用，是格物工夫

的終點，因此無法被以道德主張為主的四書所取代，也反映了朱子所提出的義

理具有歷史與社會考量的特殊知識性。

關鍵詞：格物、儀禮經傳通解、朱子、小學、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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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and Practice of Zhu Xi’s 
Concept of “Studying the Nature of 

Things”— on the ‘Ritual of School’ in 
Yili Jing Zhuan Tong Jie

 Yang, Chih-Ping*

Abstract

Yili Jing Zhuan Tong Jie was the last editing work in Zhu Xi’s life. ‘Ritual 
of School’ in the book illustrates basic structure of schools in ancient time, which 
includes preschool learning, elementary learning (xiao xue) and adult learning (da 
xue). This article analyzes ancient text in ‘Ritual of School,’ figuring out the main 
ideas, ‘virtue, conduct, principle, skillfulness’ (de, xing, dao, yi) that Zhu Xi brought 
out to interpret the learning process. The basic learning for adult in an ancient school 
contains ‘Six Arts’ (liu yi) and ‘Four Skills’ (si shu).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studying the nature of things” (ge wu), one needs to study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in 
order to acquire knowledge of God’s principles (tian li). In reality, the study focuses 
on classic learning and editing. Comparing the learning in Yili Jing Zhuan Tong Jie 
with Book of Adult Learning, this article discovers that learning and editing classics 
for Zhu Xi is both self-cultivating and teaching for others. And it is also the way 
that ancient saints taught people of that time and in later periods. The importance of 
teaching in Five Classics (wu jing) in the theory of “studying the nature of things” 
shows Zu Xi’s knowledge system. In this sense, Zhu Xi’s work in Five Classics 
refers to knowing permanent principles. The principles help to manage the worl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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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s of “wen”, and thus could not be replaced by any ethical statements in Four 
Books.

Keywords: studying the nature of things (ge wu), Yili Jing Zhuan Tong Jie, 
　　　　   Zhu Xi, elementary learning (xiao xue), adult learning (da xue)



由《儀禮經傳通解》學禮編

探討朱子格物工夫的理論與實踐

楊　治　平

一、前　言

朱子學問以《大學章句》為本，在其序文中對古代大、小學之制如此設想：

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

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

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

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

小之節所以分也。1 

由於《大學章句》在朱子學問中的重要性，這段文字常為引用來說明朱子的教

育理念，如小學、大學年齡及所學之區分。在朱子晚年編著的《儀禮經傳通解》

中學禮一編所呈現的古代學禮，其具體制度則與《大學章句序》頗有出入。

例如入學年齡在歷代經籍注疏中約有二說，序文所用八歲、十五歲之說，當是

原於二程，2 這一說法見於《白虎通辟雍》、《大戴禮記保傅》、《漢書食貨

• 5 •

1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收入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教

育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6 冊，頁 13。
2   如《二程遺書》卷 15 有：「古人為學易，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舞勺舞象，

有絃歌以養其耳，舞干羽以養其氣血，有禮義以養其心，又且急則佩韋，緩則佩

弦……。」宋•程顥、程頤：《二程遺書》，《二程全書》（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1969 年，《四庫備要》據江寧刻本校刊聚珍仿宋版印），第 1 冊，卷 15，頁 15 上、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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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3 另一說法則出現於《尚書大傳•周書•略說》，以為適子十三入小學、

二十入大學；餘子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朱子晚年編著《儀禮經傳通解》

之學禮，即以此說為主。又如序文以為小學所學乃「灑掃、應對、進退之節」

及六藝之文，至大學則學「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這個概略的說法

在《儀禮經傳通解》學禮中，依據經籍資料做了相當的補充及修正，以《論語•

泰伯》「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之說為據，安排了由鄉至國的「六藝」及

「四術」之教。

《儀禮經傳通解》目的在是彙編古禮以待後世制作參考之用，與《大學章

句》中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教學的目的不盡相同。就二書所述「大

學」的部分來看，《儀禮經傳通解》中以《禮記•學記》中的「知類通達，強

立不反」為經典學習的終點，並且以「人倫」與「禮樂」作為古代文化教養的

核心意義，4 與《大學章句》由「明明德」而「新民」的窮格之學互為表裡，

而又增多了對制度的關注與徵引。本文就朱子個人讀書、治經、教學的實際面

來考察作為禮樂制度的「大學之道」與明德新民的「大學之道」，以更準確地

了解五經之學在格物工夫中的特殊意義，從而就朱子如何面對與掌握五經中的

聖人古訓提出見解。

二、《儀禮經傳通解》之性質及編輯原則

《儀禮經傳通解》是朱子晚年在黨禁中和弟子共同編著的一部著作，其書

分為家禮、鄉禮、學禮、邦國禮、王朝禮、喪禮、祭禮七部分。以《儀禮》、

《禮記》、《周禮》為主要材料，輔以先秦兩漢經籍文字如《大戴禮》、《尚

書大傳》、《孔子家語》、《國語》等，各篇文字予以分章或區分經傳，將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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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林美惠：《朱子〈學禮〉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 年），頁 8。
4   見《儀禮經傳通解》〈學記〉、〈學義〉篇，宋•朱熹著，王貽樑點校：《儀禮經

傳通解》，《朱子全書》，第 2 冊，頁 401-405、537，說詳本文第四節「學文以明

倫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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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制度呈現出來。5 雖然編輯過程並不順利，在朱子生前僅編定前二十三卷，

留下喪禮、祭禮由弟子黃榦、楊復完成，但他在〈乞脩三禮札子〉中的最初構

想：「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

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6 依然可以概括此書編輯的大致原則。

由於《儀禮經傳通解》目的在編集經籍文字以呈現古禮，對於禮學上許多

聚訟已久的難題，採用並列諸說，不加以論斷的基本態度。學禮首篇〈學制〉

第一節「法制名號之略」，朱子列出《尚書》、《禮記》、《周禮》中關於立

學的主要材料，對各說不一致之處，按語說「古者教人，其立法大意皆萬世通

行，不可得而變革者，學者不可不知。若其名號位置節文之詳，則自經言之外，

出於諸儒之所記者，今皆無以考其實矣。然不敢有所取舍，姑悉存之，讀者亦

不必深究也」。7 所說「經言之外」、「無以考其實」者，例如入學年齡，〈學

制〉引用《尚書大傳》所載二段：

使公卿之大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

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8

大夫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耰鉏已藏，祈樂

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年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焉。

年十八始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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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對於《儀禮經傳通解》的編輯方式，孫致文《朱熹《儀禮經傳通解》研究》（國立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年，岑溢成先生指導）為最早的全面研究，

他將該書使用的文字及注疏出處整理出來，並歸納出朱子使用文字材料的原則，近

年出版為專書《朱熹《儀禮經傳通解》研究》（臺北：大安出版社，2015 年）。

2007 年葉純芳、喬秀岩取得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元刊本楊復續修的祭禮，在中央

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出版《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從而對朱子、黃榦、楊復

的禮學展開各方面的研究，2015 年集結研究成果，出版《朱熹禮學基本問題研究》

（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對《儀禮經傳通解》的版本、材料、文字運用等問題，

已得到基本定論。
6   《儀禮經傳通解》，《朱子全書》，第 2 冊，頁 25。
7   同前註，頁 383。
8   同前註，頁 380。
9   同前註，頁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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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王公子弟之小學及大學，入學年齡分別為十三、二十；鄉里子弟所入之小

學大學，年齡則是十五及十八。朱子原則上以此說為準，可能是因為這樣的區

分與〈學制〉「教民之法」及「教子弟之法」的分節較為一致。至於古籍上其

他關於入學年齡的說法，則加按語云「入學之年，諸說不同」，一併附注於其

後的《儀禮經傳通解•保傅》中，即《大戴禮•保傅》「古者王子年八歲而出

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的盧辯

注文：

束髮，謂成童。《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此

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

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此王子

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五年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謂諸子姓既成者，至

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

宿於外，學書計」者，謂公卿已下教子於家也。10

較之於〈學制〉經文所引用的《尚書大傳》，《儀禮經傳通解•保傅》引用盧

辯注的區分更為詳細。入學之年依太子、王子而分，其中王子又分為性早成及

晚成者，11 至於《禮記•內則》所言，則判斷為在家自學之原則。兩相對照，

朱子在〈學制〉引用《尚書大傳》，可能是起於對盧辯注文的探討，考慮到《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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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同前註，頁 591-592。此段注文中「諸子姓既成」，朱子按語：「姓，孫也，或恐

當作『性』。既，或恐當作『晚』」，多為後代注家採用，清人孔廣森補注《大戴禮》

引用盧辯注文即用「性晚成」。又朱子所引注文中「此王子入學之期也」，清人校

注版本作「此世子入學之期也」，如孔廣森之補注即用「世子」，清•孔廣森著，

王豐先點校：《大戴禮記補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75。以經文「古

者王子……」視之，盧辯既注「王子」為「太子」，至公卿大夫士之太子、嫡子，

似不應又注為「王子」，晚出的「世子」注文，可能較為合宜。
11  「性晚成」見前注。盧辯以《尚書大傳》之文為據，應與朱子所見版本差異不大，

然而該段文字言「耰鉏已藏，祈樂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與性之晚

成早成並無關連。所以將餘子十五入小學解為「性晚成」者，可能是因《大戴禮•

保傅》中另有「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小學」之說而來（《大戴禮記補注》，

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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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經傳通解》學禮編的架構，於是採用《尚書大傳》為經文，以子弟之學、鄉

人之學為兩個主要區分。然而對《白虎通》、《禮記•內則》及《大戴禮•保

傅》的其他說法，朱子也難以論其是非真偽，故於按語注文中存而不論。

再如《禮記•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

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

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一段，歷來為注家視為三代大學、小

學制度的重要文字。〈學制〉「法制名號之略」一節引用之，並全錄鄭玄注「上

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

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12 則四

代學之名號、位置似以鄭說為主。但四代學之名號位置，在經籍、注疏中各說

紛紜不一，實難以判斷何者為宜，故朱子在學禮編〈五學〉同段文字下，並錄

孔疏及宋人陳祥道之說，按語「諸儒皆以養國老者為大學，養庶老者為小學，

蓋因〈王制〉之言而意之耳。陳氏說其位置又與鄭氏諸儒之說不同，皆無所考，

闕之可也。」13 對於禮學上難解的學制問題，朱子似乎認為陳祥道頗有見解，

故特錄之於後，然而諸說依然難以牽合，又位置、名號之詳，與萬世通行的立

法大意關係又遠，既無與於學禮編的編排架構，則「闕之可也」，不加以論斷。

由上二例可知，朱子尊重經典及注疏，編選文字的原則，實來自於他對

注疏的理解與判斷。然而其意不在專門禮學，故於注疏聚訟難明之處，則取主

要的幾個合理說法，並存不論。因此若細讀學禮編中所錄注疏各說，總會有前

後不一的困擾，上述入學之齡及四代學位置的問題，朱子以按語表示了他的態

度，然而其餘更多注疏間難以牽合的問題，朱子未必加以解釋。例如鄉學究竟

有無大學、小學之分，如以〈學制〉引用《尚書大傳》的文字來看，以致仕大

夫為師的鄉學，既有「十八入大學」之語，當有此區分。但綜觀〈學制〉全篇

四節「法制名號之略」、「教民之法」、「教子弟之法」、「教學之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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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儀禮經傳通解》，《朱子全書》，第 2 冊，頁 381。
13  同前註，頁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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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鄉學之大學沒有進一步的著墨，其教民之法中，實以《周禮》大司徒所領鄉

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屬民讀法、正齒位、獻賢能之職責為主，

並無小學、大學之分。所幸若不泥於文字通觀全編，仍可理解到朱子引用《尚

書大傳》中「十八入大學」一段，意在順應後文「教民」與「教子弟」之區別，

至於鄉學是否有大、小學之分，既然鄭注、孔疏皆不主張，於文字無據，自無

臆測為說之理。

三、《儀禮經傳通解》學禮編中的古代學制

如同上面關於入學年齡及鄉學中小、大學的分析，朱子編輯《儀禮經傳通

解》，大率依據經典或注疏中的某一論點，再編集古禮材料中的相關資料，將

之敷衍成篇。學禮編在《儀禮經傳通解》各編中，層次架構最為分明，仔細閱

讀梳理，可以從幾個面向推測出朱子編輯的依據，進而掌握他對古代學制及教

學內容的確定看法，茲分述如下。

（一）以《尚書•舜典》契及夔之職掌為編輯綱領

朱子在《儀禮經傳通解》學禮中依據三禮及其他經籍，編排出古代學制，

在〈學制〉一篇中，可見其概要。其篇共分四節：「法制名號之略」、「教民

之法」、「教子弟之法」、「教學之通法」。在「法制名號之略」中，列集經

籍中對於小學、大學、鄉學等學制之記載，看似無甚端緒，但與後文三節合看，

便能呈現出一個古代學制的大概。現將「法制名號之略」中所引用經典文字省

其注疏，依序羅列於下：

1.《禮記•學記》：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2.《尚書•虞書•舜典》：故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

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命虁曰：「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

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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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禮記•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

4.《尚書大傳》：使公卿之大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

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

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為君則君，

為臣則臣，為父則父，為子則子。

5.《禮記•學記》：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6.《尚書大傳》：大夫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

耰鉏已藏，祈樂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年十五始入小學，

見小節，踐小義焉，年十八始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距冬至

四十五日，始出學傅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

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

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攜，出入皆如之。

7.《禮記•王制》：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宫。

8.《禮記•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

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

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9.《周禮•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

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10.《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

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

11.《孟子•滕文公》：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

12.《禮記•明堂位》：魯之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

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 14

這十二段文字中，1 所說的是先王立學之旨，而 2 所言契及虁事，在提出教

民及教子弟之分。以下 3、4、9、10 言子弟之學；5、6 言鄉民之學。7、8、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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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為歷代學名。關於歷代學名，朱子於按語指出「其名號位置節文之詳，

則自經言之外，出於詩儒之所記者，今皆無以考其實，……讀者亦不必深究

也」，15 在之後各篇沒有再加以著墨，如此〈學制〉第一節「法制名號之略」

的編輯，應是以《尚書•虞書•舜典》契及虁事為依據，勾勒出「教民五品」

及「教冑子以樂德」的基本原則，再收錄經籍中關於國學、鄉學、小學、大學

之制。《朱子語類》中弟子問《儀禮經傳通解》學禮的編輯，朱子也以《尚書•

虞書•舜典》一段為學禮之綱領：

問：「《禮書》〈學禮〉，首引舜命契為司徒，敷五教；命夔典樂，教

冑子兩條。文蔚竊謂，古人教學不出此兩者。契敷五教，是欲使人明於

人倫，曉得這道理；夔典樂教冑子，是欲使人養其德性，而實有諸己，

此是一篇綱領。」曰：「固是如此。後面只是明此一意：如大司徒之教，

即是契敷教事；大司樂之教，即是夔樂事。」16

朱子所說「後面只是明此一意」，指的是〈學制〉一篇中「教民之法」、「教

子弟之法」兩節。「教民之法」首先引《周禮•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五比

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以鄉三物教萬民……，以

鄉八刑糾萬民……」一段，以下順序列出鄉、州、黨、族、閭、比教民興賢能

之職。17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語類》答弟子所說「如大司徒之教，即是契敷

教事」，便是指「教民之法」一節。至於「教子弟之法」，朱子節選《周禮》

師氏、保氏、大司樂、大胥、大師五官之職，其中師氏、保氏為教官之屬，掌

以媺詔王及諫王惡，並有教養國子之責。大司樂、大胥、大師為禮官之屬，大

司樂掌成均之法，主掌大學，同時教國子以樂，其下屬大胥掌國子學舞之事，

大師則掌學詩之事，18 即《語類》所說「大司樂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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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同前註，頁 383。
16  宋•朱熹著，黎靖德編：《朱子語類》，《朱子全書》，第 17 冊，頁 2891。
17  《儀禮經傳通解》，《朱子全書》，第 2 冊，頁 383-388。
18  《周禮》大師教六詩，鄭玄注「教瞽矇也」，不以其為教國子之官，《儀禮經傳通

解》此段朱子自注，則以其為教國子，詳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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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面的整理可以看出，〈學制〉篇以《尚書•虞書•舜典》中教民及教

冑子之事為本，對應到《周禮》中大司徒及大司樂的官職，從而編輯出「法制

名號之略」、「教民之法」、「教子弟之法」三節，架構頗為清楚。此外古代

學制中，鄉學中的俊選之士，可至國之大學就讀，「教民之法」大司徒以下諸

官皆有獻賢能於王的職責。關於這個進學的過程，《禮記》〈王制〉、〈文王

世子〉中各有說明，朱子集之於最後一節「教學之通法」中。學校的進程關係

到鄉學是否有小學、大學之別的問題，以及鄉學、國學、小學、大學教學內容

差異，由於經文注疏說詞不甚一致，歷來難有定說。朱子引用〈王制〉、〈文

王世子〉，並沒有加按語說明自己的論斷為何，但從〈學制〉的前後文及學禮

編的整個架構，依然可以看出他的主張。

（二）〈學制〉對《周禮》大司樂及大師的編改

在《儀禮經傳通解》的〈學制〉「教學之通法」中，引用的二段文字分別

是《禮記》〈王制〉「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

而升諸司馬，曰進士」一段，以及〈文王世子〉「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

儐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一段。19 二段文字頗長，不於此引述，藉孔穎

達的疏來看段旨：

（王制）此一節論司徒修禮明教，上賢絀惡，教學升進之事。20

（文王世子）從上「凡學世子」至此，皆是教世子之法，其間雖有王子、

公卿、大夫、元士之子，及國之俊選，諸侯之事及釋奠養老之事，雖非

一也，以世子為三，故云教世子以總之。21

朱子將這兩段從《禮記》中節選出來，列為〈學制〉「教學之通法」，應該是

基於孔穎達的分段，於是將由鄉學而國學、進而授予官爵的「上賢絀惡，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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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儀禮經傳通解》，《朱子全書》，第 2 冊，頁 392-400。
20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十三經注疏禮記注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2001 年），頁 635。
21  同前註，頁 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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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進」過程藉由這兩段文字呈現出來。

從這個編排方式來推論，「教學之通法」中〈王制〉一段，先言司徒中年

考校、選論秀士、俊士，是鄉學之法，其後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是國學之法，

最後司馬論辨官材，則是授予官爵之事。其後〈文王世子〉一段，言世子及學

士春誦夏弦，及釋奠養老等事，亦為國學之法。同時，這樣的進等過程，應可

以大致與前二節「教民之法」及「教子弟之法」相對應。例如「教學之通法」

〈王制〉中司徒所脩六禮、七教、八政，與「教民之法」中《周禮》大司徒「鄉

三物」――六德、六行、六藝，所說皆為父子兄弟及吉凶之禮，可以互為解釋。

而「教學之通法」〈王制〉中樂正以四術――詩、書、禮、樂――教國之子弟，

亦即「教子弟之法」中大司樂及大胥、大師所教。

這樣的對應關係，由朱子在「教子弟之法」中對《周禮》大司樂及大師經

文注疏的編改可以得到證實。在《周禮》原文中，大司樂除了掌成均之法以合

國之子弟外，也負責祭祀樂事，「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

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22 在

這個職責下「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賈公彥疏：

建國謂新封諸侯之國，樂者移風易俗，先當用其正樂以化民，故禁此四

者也。23

但在〈學制〉「教子弟之法」中的大司樂之職，則節選為：

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

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　、大

夏、大濩、大武。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24

朱子將經文「凡建國」三字去掉，並且只錄鄭注不錄賈疏，將「禁其淫聲、過

22  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清•阮元校勘：《重栞宋本周禮注疏附挍勘記》（臺

北：藝文印書館，1965 年，據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影印），頁 338。
23  同前註，頁 345。
24  《儀禮經傳通解》，《朱子全書》，第 2 冊，頁 390。



由《儀禮經傳通解》學禮編探討朱子格物工夫的理論與實踐 161

• 15 •

聲、凶聲、慢聲」從《周禮》大司樂全文的最後往前移到樂德、樂語、樂舞之

下，合為一段，等於是改動了經文原意，將其視為國子樂教的一部分。這樣的

更動使樂教由「移風易俗」往「移心養性」靠近，也加強了大司樂以樂教主掌

國學的依據。而《周禮》大師之職有「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

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鄭玄注：

教，教瞽矇也。風，言賢聖治道之遺化也。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

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

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為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

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25

瞽矇是《周禮》春官之屬，「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

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26 因此鄭玄以大師教六詩，乃是教瞽矇。風、賦、

比、興、雅、頌，也以瞽矇歌詩的角度作注，故說「不敢斥言」、「嫌於媚諛」。

在《周禮》本文中，大師之職與國學並無明顯關聯，因此「六德」，鄭玄依大

司徒教民的鄉三物之六德，注為知、仁、聖、義、忠、和。27 朱子因「教學之

通法」所引〈文王世子〉「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認為大師是在國中殷

學瞽宗中掌教詩者，因此將《周禮》大師編於「教子弟之法」，並且不取鄭玄

注，自作注文：

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

三頌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賦者直陳其事，如

葛覃、卷耳之類是也。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綠衣之類是也。興者，

託物興詞，如關雎、兔罝之類是也。蓋衆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製作

之體，不外乎此。故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

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説而直可吟詠以得之矣。28

25  《重栞宋本周禮注疏附挍勘記》，頁 356。
26  同前註，頁 358。
27  同前註，頁 356。
28  《儀禮經傳通解》，《朱子全書》，第 2 冊，頁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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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雅、頌、賦、比、興，是朱子對詩教的主張，因此不從鄭注，以己意作注。

以《周禮》大師為以詩教教國子，亦是朱子的創見，於是《周禮》中的六詩由

樂官曲藝轉為國子詩教，其所本的「六德」，朱子也改注為大司樂所教的樂德：

中、和、祇、庸、孝、友，而非大司徒所教之六德。29

經過朱子的改編後，「教子弟之法」的大司樂、大胥、大師之職，即為樂、

舞、詩三教，30 與「教學之通法」〈王制〉由樂正主掌的詩、書、禮、樂四教，

及〈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舞）、「春誦夏弦，大師詔之

瞽宗」（樂、詩）「秋學禮」、「冬讀書」更為一致，也可以看出朱子對於國

學所教的內容，乃是以《禮記》〈王制〉及〈文王世子〉為本，進而重新解讀

了《周禮》。

（三）「德、行、道、藝」之說的運用

朱子依據《尚書•虞書•舜典》中契為司徒、夔典樂教冑子之說，將古代

學校分為鄉學及國學二大部門，也是〈學制〉篇中「教民之法」、「教子弟之

法」兩節之由來。經過考校，鄉學中俊選之士可以進於國學，亦即「教學之通

法」一節所述。將各節中引用禮書執掌及教學內容表列如下：

執　　掌 教學內容 備　　　　　　　註

教民之法 《周禮》大司徒 六德、

六行、

六藝

六德：知、仁、聖、義、忠、和

六行：孝、友、睦、姻、任、恤

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教子弟之法 《周禮》師氏 三德、

三行

三德：至德、敏德、孝德

三行：孝行、友行、順行

29  同前註。
30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朱子於「教子弟之法」錄其職及鄭玄注「學士，

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同前註，頁 390，在漢注即被視為主掌學舞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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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禮》保氏 六藝、

六儀

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六儀：祭祀、賓客、朝廷、喪紀、

軍旅、車馬之容

《周禮》大司樂 樂德、

樂語、

樂舞

樂德：中、和、祇、庸、孝、友

樂語：興、道、諷、誦、言、語

樂舞：雲門、大卷、大咸、大㲈、

大夏、大濩、大武

《周禮》大胥 召聚諸子學舞

《周禮》大師 以詩教教國子

教學之通法 《禮記•王制》

司徒

六禮、

七教、

八政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

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

長幼、朋友、賓客

八政：衣服、飲食、事為、異別、

度、量、數、制

《禮記•王制》

樂正

詩、書、禮、

樂

《禮記•文王世

子》小樂正、大

胥、籥師、籥師

丞

武舞干戈，文

舞羽籥

《禮記•文王世

子》大師

春誦夏弦

《禮記•文王世

子》執禮者

禮

《禮記•文王世

子》典書者

書

從上表的整理，我認為朱子是由《周禮》鄉大夫、州長、黨正以「德、行、

道、藝」校考其民一事勾勒出古代教學進程之大概。他將「德、行、藝」視為

基本的小學教育，藉此將《周禮》大司徒的六德、六行、六藝與師氏、保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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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子的三德、三行、六藝、六儀對應起來，而國學中大司樂或樂正所教的詩書

禮樂，則對應到「道」的範圍。朱子於《周禮》大司徒中特別重視「德、行、

道、藝」之說，也見於與弟子的問答中。《周禮》大司徒有「以土會之灋，辨

五地之物生……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段，31 十二教涵蓋禮、

儀、刑、爵祿等等，32 弟子黃榦以為是司徒所以教民之具，但朱子則不以為然：

直卿問：「司徒所謂教，只是十二教否﹖」曰：「非也。只如教民以六

德、六行、六藝，及歲時讀法之類。」33

六德、六行、六藝以及歲時讀法，正是〈學制〉「教民之法」的主要內容，可

見在《周禮》大司徒教民的各職掌中，朱子以鄉三物之教為其綱領。朱子更將

德、行、道、藝的解釋範圍延伸到《周禮》師氏、保氏教國子的三德、三行。

《朱子文集》中有〈周禮三德說〉，藉大學、小學之分來看三德、三行之教，

並將之與《周禮》大司徒的六德、六行、六藝之教結合起來：

是三者（按：孝行、友行、順行）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

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於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

固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為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為友

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為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

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或曰：三德之教，大學

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為教也亦然，而已詳。34

31  《重栞宋本周禮注疏附挍勘記》，頁 150-151。
32  其詳細內容如下：「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

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

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

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

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重刊宋本周禮注疏附挍勘記》，頁

151。
33  《朱子語類》，《朱子全書》，第 17 冊，頁 2920。
34  宋•朱熹：〈周禮三德說〉，《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全書》，第 23 冊，

頁 3262-3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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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設問三行似乎皆屬於三德中的孝德，與至德、敏德沒有關聯，朱子先以孝

德「其事可指」的特性來解釋，認為孝德可以做為三行實踐的基礎，待習行既

熟，便能融會貫通，對至德、敏德有所體會。「未得於心而勉於事」、「得於

心而進乎德」的進學歷程，也是朱子區別小學、大學的基本原則，因此文末

又嘗試提出三德為大學，而三行為小學的說法，並將司徒教民的鄉三物――六

德、六行、六藝――也歸屬入這個系統中。

〈周禮三德說〉的部分文字，也見於〈學制〉「教子弟之法」的按語中，35

可見該文之作與編輯《通解》的時間相去不遠，至少二者的觀點應無相悖之處。

同一時期，朱子又答弟子之問，將德、行、道、藝中的「道」抽出來，視為「知

得那德、行、藝之理所以然」：

問：「《周禮》『德行道藝』。德、行、藝三者，猶有可指名者。『道』

字當如何解﹖」曰：「舊嘗思之，未甚曉。看來『道』字，只是曉得那

道理而已。大而天地事物之理，以至古今治亂興亡事變，聖賢之典策，

一事一物之理，皆曉得所以然，謂之道。且如『禮、樂、射、御、書、

數』，禮樂之文，卻是祝史所掌；至於禮樂之理，則須是知道者方知得。

如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

樂興焉』之謂。又，德是有德，行是有行，藝是有藝，道則知得那德、

行、藝之理所以然也。36

司徒之屬鄉大夫及州長以「德、行、道、藝」四者考校其民，其中「德」在大

司徒教民之鄉三物而言，即知、仁、聖、義、忠、和，若以師氏三德而言，即

至德、敏德、孝德。「行」以鄉三物之六行言，即孝、友、睦、姻、任、恤，

以師氏三行而言，即孝行、友行、順行。德與行是一組實踐的關係，鄭玄注德

35  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全書》，第 23 冊，頁 3261 及《儀禮經傳通解》，

《朱子全書》，第 2 冊，頁 389。
36  《朱子語類》，《朱子全書》，第 17 冊，頁 2929-2930。這一條是弟子沈僩所記，

〈朱子語類姓氏〉附註其從學於慶元四年（西元 1198）以後，《朱子語類》，《朱

子全書》，第 18 冊，頁 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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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說「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37 朱子則解釋「德也者，得

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

行不能以自脩，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38「藝」則

皆指禮、樂、射、御、書、數六藝，唯有「道」不知其確切的內涵為何。朱子

對問者的提問，提出嘗試性的解釋，認為以藝而言，祝史所掌的禮樂之文是其

內容，而禮樂之理，只有「知道者」方能言之，推論德行，也是如此。以「事

之當然」與「理之所以然」來區別四者，正是小學、大學之分。39

由上面二段朱子對「德、行、道、藝」提出的解釋來看，雖然沒有很確定

的論斷，但藉小學與大學的進程來看四者的學習，則是一貫的思路。這個思路

也展現在《通解》學禮編的篇章安排，「德、行、藝」即上表中大司徒之六德、

六行、六藝（鄉人之學），與師氏的三德、三行、保氏的六藝、六儀（子弟之

學），是相應的學習內容。鄉學中無關於「道」的學習，但於三年大比時予以

考校，而國學則在德、行、藝之外另有大司樂等人所掌詩、樂、舞之教，約當

於「道」之學習。對應到「教學之通法」所引用《禮記》〈王制〉、〈文王世

子〉文字來看，德、行、藝則約當於司徒六禮、七教、八政，而樂正、大師所

掌春誦夏弦、詩書禮樂，則是與「教子弟之法」中《周禮》大司樂之樂教互為

解釋，近於「道」的範疇。

（四）以六藝及四術為大學內容

朱子將「德、行、道、藝」分為大學、小學，並以此來看古代學制中的鄉

學、國學之教。無論鄉學中是否有大學、小學之區分，所教授的內容都不超過

37  《儀禮經傳通解》，《朱子全書》，第 2 冊，頁 389。
38  〈周禮三德說〉，《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全書》，第 23 冊，頁 3262。
39  朱子區分小學、大學之語甚多，基本上以小學為習其事，大學為明其事之理。如《朱

子語類》：「小學者，學其事；大學者，學其小學所學之事之所以」，又如「小學

直是理會那事，大學是窮究那理，因甚恁地」《朱子語類》，《朱子全書》，第 14 冊，

頁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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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三物的範圍，而較為精緻的文化教養即詩、書、禮、樂之教，則只有在國學

之中傳授。由於六藝作為小學之教，以禮、樂、射、御、書、數為內容，無論

教民或教子弟皆然，以此推論，國學中的詩書禮樂之教，應當較接近於朱子「大

學」所教的範疇。《儀禮經傳通解》學禮編中有〈學記〉一篇，全引《禮記•

學記》之內容，以其中朱子對「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

的疏解來看，大學所教仍包含六藝，而更增多詩、書、禮、樂四術的學習：

時教，如春夏禮、樂；秋冬詩、書之類。居學，謂居其所學，如易之言

居業。蓋常時所習，如下文操縵、博依、興藝、藏修、息遊之類，所以

學者能安其學而信其道。40

此處鄭玄的斷句原為「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

學，……」，注「時」謂「時者，言教學之道當以時習之」，注「有居」則為

「謂學者退息，必有常居之處，各與其友同居得相諮，決不可雜濫也。」41 朱

子改變鄭玄的斷句，將「時教」解為「春夏禮、樂；秋冬詩、書」之教，而「居

學」則為《禮記•學記》中「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

學雜服，不能安禮；不學興藝，不能樂學」之教。這幾項學習內容中，「興藝」

鄭玄解為六藝，朱子又融合張載的說法，將操縵、博依、雜服與六藝一起視為

小學涵養的延續。張載之說，主要以陶養性情的角度出發，朱子引之於《儀禮

經傳通解•學記》該段的鄭注之後。其解操縵、博依、雜服云：

服，事也。雜服，灑掃、應對、投壺、沃盥，細碎之事。道本至樂，古

之教人先使有以樂之者，如操縵、博依、雜服，如此已心樂，樂則道義

生。42

解六藝則云：

禮樂之文，如琴瑟笙磬，古人皆能之，以中制節。射御亦必合於禮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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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儀禮經傳通解》，《朱子全書》，第 2 冊，頁 539。
41  《十三經注疏禮記注疏》，頁 1628-1629。
42  《儀禮經傳通解》，《朱子全書》，第 2 冊，頁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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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騶虞和鸞，動必相應也。書數其用雖小，

但施於簡策，然莫不出於學。故人有倦時，又用此以游其志，所以使之

樂學也。43

張載將操縵等學習與《禮記•學記》下文的「藏焉修焉，息焉遊焉」一

起視為上文「居學」的解釋，因此注重四者陶養性情的功能。從文中「細碎之

事」、「其用雖小」等語來看，他將操縵、博依、雜服與六藝一樣視為小學所

理會的「事」，到了大學則以「居學」的形式陶養性情，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張載以「細碎之事」解雜服，與鄭注「冕服皮弁之屬」異趣，朱子其實較認同

鄭玄的說法，44 但從《儀禮經傳通解•學記》對張載注的引用整體來看，朱子

也將「居學」視為小學教育的延伸，而「時教」則是大學的「正業」。

由此觀之，朱子認為大學對於「道」的學習包含了二個部分，一是延續小

學階段對「事之當然」即六藝之學的習行，一是事物所以當然之理，乃是通過

詩、書、禮、樂的「時教」來傳授。以「德、行、道、藝」的為學進程論之，

六藝與詩、書、禮、樂是學校中的具體教育，習熟其事則為「藝」，講明其事

之理則為「道」，而在學習的過程中「德」與「行」也隨之精熟。

四、學文以明倫立教

將《儀禮經傳通解》學禮編大致的架構釐清後，可以看到無論是大司徒在

鄉學或大司樂在國學的教導，皆以具體的文化教養為主，如讀法、禮樂、詩書

等等。具體的文化教養即「文」，對此由「當然」的習行，進於「知其所以當

然之故」，是朱子對小學、大學的基本區分。《論語•為政》「吾十有五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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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同前註。
44  《朱子語類》中有如下問答：「問：『「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鄭注謂，服是皮弁、

冕服；橫渠謂，服，事也，如洒埽應對沃盥之類。』曰：『恐只如鄭說。古人服各

有等降，若理會得雜服，則於禮亦思過半矣。』」《朱子語類》，《朱子全書》，

第 17 冊，頁 2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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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學」一章言孔子進德成學的過程，朱子以為古人年十五進大學，故此章所志

之學乃大學之道。三十以前由志而守，以行的工夫為主。行之既熟，至於「四十

不惑」時，「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對三十以

前所習行的「當然」皆明之於心，故不需勉力持守也可坦然行之。知與明是有

層次而可以步步深入的，對「事物之所當然」了然於心，言行能自然合乎道理，

但對道理之所以如此，由於積累尚淺，缺少精微的理解。及至「五十而知天命」

時，才抵達通透了然的精熟境界。朱子注天命云：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

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45

經由知行工夫的積累純熟，從明其「所當然」漸次推進，對道理的掌握更加全

面且深入，於是對事物背後的「所以當然之故」，亦即天命最精微處，也能了

然於心。知與明既精且盡，六十、七十只在純熟運用而已了。

學禮編的古代學制，依據「德、行、道、藝」安排小學至大學的學習歷

程，由六藝的習行至詩書的啟發，是由「當然」至「所以當然之故」的知行工

夫。在此基本區分之外，又特別提出了孝弟忠信為學文之本，安排為學前的弟

子職，以《禮記•學記》及《尚書•皋陶謨》呈現的「知其所以當然之故」，

也更富有明倫立教的經世意義。學禮編的第二篇〈學義〉中以「人倫之義」、

「禮樂之義」、「教學之序」三節來呈現。其中「教學之序」一節選取《論語》、

《孔叢子》、《禮記•禮器》中共四段文字而成，最能見為學之本末先後：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論語•學而》）

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

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

（《孔叢子•雜訓》）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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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四書章句集注》，《朱子全書》，第 6 冊，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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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虛道。」（《禮記•禮器》）46

二章《論語》選文全用《論語集注》的注文。「學文」之文，解釋為「詩、書、

六藝之文」，亦即囊括了小學至大學的具體教導。47「興於詩，立於禮，成於

樂」，朱子則據《禮記•內則》以為專指大學之教而言：

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

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48

由這段注文來看，小學與大學所傳授無非是「文」，只是學習的方式有所不同。

由幼儀至於樂與詩的教授次序，主要在習性的養成，屬於「六藝」的範疇。到

了大學，所學仍然不離詩、禮、樂，但教學上著重啟發與涵泳自得，因此說是

「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同一套詩書教養貫串了全部的學習過程，

在此意義上，「文」包含了「事」的薰陶習行以及「理」的啟發，從小學至大

學，由「所當然」進於「所以當然之理」。而就作為「居業」的六藝來看，「事」

的一面更從小學而延伸到大學，不曾間斷。

學校教育中的詩、書、六藝屬於「文」，而就「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的

為學根本來看，又當以孝弟謹信的人倫實行為本。此處值得討論的是「行」與

「文」的本末關係。朱子注此章引用了程子、尹氏注，云「不修其職而先文，

非為己之學」、「德行，本也；文藝，末也」，並就「力行」與「學文」之關

係作如下評論：

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

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49

孝弟、謹信、愛眾、親仁屬於「力行」，若未加以「文」的調整、修飾，

不僅有質野的問題，更可能淪於私意而不知。倫理實行為文藝之本，這是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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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儀禮經傳通解》，《朱子全書》，第 2 冊，頁 404-405。
47  同前註，頁 404。
48  同前註，頁 405。
49  同前註，頁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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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諸家註解所下的結論，但此處「力行」的德行，實是初步的弟子職，而非聖

人的大節大行。在《語類》中朱子答弟子此章之問說「無弟子之職以為本，學

得文，濟甚事！此言雖近，真箇行得，亦自大段好」，50 乃是將此章的孝弟、

謹信、泛愛、親仁視為學前階段的「弟子之職」。因此其本末關係，比較是實

踐上的先後順序，而非理論上的體用層次：

問：「則以學文。」曰：「此論本末，先本後末。今人只是先去學文。

又且驗平日果能孝弟、恭謹、誠信、愛眾、親仁乎？如此了，方學文。

此五句，又以孝弟為本。不孝，則不能弟。不孝而能弟，弟亦何用！不

孝不弟，縱行謹言信，愛眾親仁，亦何用！」51

孝是倫理實行的根本，因此朱子說「不孝則不能弟」，然而實際情形中氣稟的

通蔽有各種可能，並非沒有不「不孝而能弟」的情形，例如唐明皇對兄弟友愛

但於君臣父子則無恩義。52 這樣的「弟」猶如孟子所說「不能三年之喪，而緦

小功之察」，雖不能否認它的存在，但由於本末倒置也沒有多大的意義。因此

此處所說「弟子職」與「學文」的本末關係，比較是順序上的本末關係，「力

行」可說是「學文」前的準備。就學習的現實情形而言，已經過了弟子階段的

學者，仍然應以學文為主，只是必須時時回頭檢驗在弟子之職上有否欠缺。

弟子職出自天性自然、未經雕飾，是學文的基礎，而學文則是要雕琢擴展

質性之美，以修己治人、盡倫盡份。《論語•學而》中，此章的次章為子夏所

言「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

學，吾必謂之學矣」，由於同為探討「學」、「行」關係，常與上章「則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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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朱子語類》，《朱子全書》，第 14 冊，頁 739。
51  同前註，頁 738。
52  朱子以唐明皇為例說明人的性理、氣質偏蔽有多種可能性：「有人能盡通天下利害

而不識義理，或工於百工技藝而不解讀書。如虎豹只知父子，蜂蟻只知君臣。惟人

亦然，或知孝於親而薄於他人。如明皇友愛諸弟，長枕大被，終身不變，然而為君

則殺其臣，為父則殺其子，為夫則殺其妻，便是有所通，有所蔽。是他性中只通得

一路，故於他處皆礙，也是氣稟，也是利害昏了。」同前註，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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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同看。除了子夏詞氣不如聖人渾全而有「廢學之弊」的可能外，53 朱子

將此章所說四事視為「人倫之大者」、「學求如是而已」，所包含的層面遠較

上章的弟子之職來得廣：

漢臣說「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先生曰：「此還是已學邪？蓋人

固是資稟自好，不待學而自能盡此數條者。然使其為學，則亦不過學此

數者耳。故曰，人雖以為未學，而吾必以為已學也。54

所謂「使其為學，則亦不過學此數者」，一方面是順著子夏的語氣予以說明，

一方面也可見出學文的目標仍不外乎倫理的實行，但經過對「聖賢之成法」的

學習，55 質性自然的弟子職才能推擴開展，成為竭力致身的大節。「聖賢之成

法」不僅包括學校教育中的詩、書、六藝，也包括了「前言往行」、「前輩有

可法者」，從「事之當然」的習行，進而推知其「所以當然之理」，並且觸類

旁通，即是由小學至大學的學習進程：

問：「集注：『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

六藝如何考究得成法？」曰：「小學中，一事具得這事之理。禮樂，如

知所以為禮樂者如此，從此上推將去，如何不可考成法？緣今人都無此

學，所以無考究處。然今詩書中可考，或前言往行亦可考。如前輩有可

法者，都是。人須是知得古人之法，方做不錯。若不學文，任意自做，

安得不錯！ 56

由此可見，「學文」的目的是透過詩書禮樂或前言往行的效法推究，掌握

聖賢所以如此制禮作樂之理。掌握禮樂所以然之故，知極其精微，才能延續聖

賢慧命，裁成輔相天地。「知其所以然之故」的政教意義在《儀禮經傳通解》

學禮編發揮得最為清楚。學禮編〈學記〉中，朱子注古代大學考校之法「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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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四書章句集注》，《朱子全書》，第 6 冊，頁 70。
54  《朱子語類》，《朱子全書》，第 14 冊，頁 741。
55  朱子注「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章說「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

理之當然。」《四書章句集注》，《朱子全書》，第 6 冊，頁 70。
56  《朱子語類》，《朱子全書》，第 14 冊，頁 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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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為「論學者，知言而能論學之是非。取友者，知人而

能識人之賢否也」，亦即從離經辨志開始，透過學文明善，逐步積累推展，培

養出獨立的判別是非善惡的能力。至於「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

成」，朱子注「知類通達，聞一知十而觸類貫通也。強立不反，知止有定而物

不能移也」，57 則對經籍所載融會貫通，有了自由運用的能力。而經籍所載詩、

書、六藝之文，亦即三代聖賢依循天敘天秩所制作的禮樂教訓。《儀禮經傳通

解•學義》以「人倫之義」、「禮樂之義」、「教學之序」三節為序，「人倫

之義」首舉《尚書•皐陶謨》中「天敘有典」一段，朱子對偽孔傳稍加改動，

使先王制禮作樂、代天立教的意思更明確，對《儀禮經傳通解•學記》「大成」

所知類通達、強力不反者，可為參照說明：

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次敘人之常性，各有分義，當敕正我五常之教，

使合於五厚，厚天下。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庸，常。自，用也。天次秩

有禮，當用我吉、凶、軍、賓、嘉五者之禮以行之，使有常。同寅協恭和衷哉。寅，

敬。協，合。衷，中也。言厚典庸禮皆天之所為，君臣代天行事，當同敬合恭，而和

順於中道也。（孔傳：衷，善也，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和善）天命有德，

五服五章哉。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采章各異，所以命有德。

今按：五服，恐是袞、鷩、毳、希、玄等冕服。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五刑，謂墨、

劓、剕、宮、大辟。（孔傳：言天以五刑討五罪，用五刑宜必當）政事懋哉，懋哉。

言命德討罪，無非天意，故代天行事者制此五服、五刑以為政事，不可以不自勉。（孔傳：

言敘典秩禮，命德討罰，無非天意者，故人君居天官，聽政治事，不可以不自勉）
58

朱子新注與偽孔傳的差異，主要在「同寅協恭和衷」一句。偽孔傳將之與上句

「天秩有禮」連讀，「同寅協恭和衷」是五禮對諸侯產生的效用，而朱子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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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儀禮經傳通解》，《朱子全書》，第 2 冊，頁 537~538。
58  同前註，頁 400。偽孔安國傳引自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十三經注疏

尚書正義》（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1 年），頁 162-163。粗體及底線為筆者

自加，以便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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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寅協恭和衷」屬「天敘五典」及「天秩五禮」二句，將「同寅協恭和衷」

視為天子及諸侯敬順於天的表現。詳觀朱子所以改動偽孔傳，是因為要將厚

典庸禮與命德討罪的層次區分開來，厚典庸禮是天之所為，代天行事者只能承

順以立教，而命德討罪雖然也出於天意，但是服章刑罰卻是人君的制作。經朱

子調整後的注文，把人君敬承天命以推行政教的角色更明確地突顯出來，作為

〈學義〉的首段，也可以看出學禮編「學文」由弟子職的培養開始，進而由「事

物之當然」推進於「所以當然之故」的歷程，所希望達到的最終境界在於明倫

立教。

回到《儀禮經傳通解》學禮編的各篇來看，孝弟謹信是為人弟子之職分，

故先之以〈弟子職〉與〈少儀〉，以明長幼之序，培養忠信之質。至小學階段

以六藝的培養，亦即「當然」的習熟為教學目標，到了大學的階段，則進一步

就詩、書、禮、樂予以啟發涵泳，亦即「知其所以當然之故」，以期能推類通

達、強立不反。小學及大學階段對六藝、詩、書的學習，皆是在「考聖賢之成

法，識事理之當然」，以考究推類、明盡人倫天理，並且能在禮秩政事上承天

行事。學禮編包含亡佚的〈書數〉一共有十七篇，大致依照上揭的為學順序編

排，表列於下：

篇　次 篇　名 主　旨 備　　　　　　註

學禮一之上、

學禮一之下

〈學制〉、

〈學義〉

開宗明義

學禮二 〈弟子職〉 幼儀 所錄以童子之儀為主

學禮三 〈少儀〉

學禮四 〈曲禮〉 禮 君子賓主、君臣之儀

學禮五 〈臣禮〉

學禮六之上、

學禮六之下

〈鐘律〉、

〈鐘律義〉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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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禮七 〈詩樂〉 詩 篇首引《禮記•內則》「十有三年，

學樂，誦詩，成童舞象，二十而

冠，舞大夏」，「小雅」一節之

首，引《禮記•學記》「大學始教，

宵雅肆三」，可見通小、大學之

教而言。59

學禮八 〈禮樂記〉 禮樂之義 全選自《禮記•樂記》，其中與〈學

義〉「禮樂之義」一節重複選取

的三段，只引白文，不重出注疏，

可見與該節有相承關係，應視為

〈弟子職〉至〈詩樂〉數篇之記

學禮九 〈書數〉 書數

學禮十 〈學記〉 大學之教 《儀禮經傳通解》〈學記〉之篇

第目錄有「兼大、小學而言」一

語，60 但以內文「大學之教」、「大

學始教」來看，仍以大學為主。

學禮十一 〈大學〉

學禮十二 〈中庸〉

學禮十三 〈保傅〉 太子、天

子之學
學禮十四 〈踐阼〉

學禮十五 〈五學〉

在上表中〈弟子職〉及〈少儀〉二篇，分別錄自《管子•弟子職》及《禮記》

〈曲禮〉、〈少儀〉、〈玉藻〉關於童子侍長者的禮節，是弟子入學前應具備

的基本條件。〈曲禮〉及〈臣禮〉二篇一樣以《禮記》〈曲禮〉、〈少儀〉、

〈玉藻〉三篇為主要底本，選取的是一般性的君子儀節，以及賓主、君臣相見

之禮。二篇所用文字，有數條也見於朱子中年與劉清之共同編著的《小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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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儀禮經傳通解》，《朱子全書》，第 2 冊，頁 516。
60  同前註，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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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第二〉「君臣之義」一節以及〈敬身第三〉中。61《小學》與《儀禮經傳通解》

的成書目的不同，固不可一例而論，但至少可以知道〈曲禮〉及〈臣禮〉在學

禮編中，可約當於小學的學習。至於朱子據《禮記・內則》「二十而後學禮」

指出的大學所學之禮，我以為從《語類》中「『禮、樂、射、御、書、數』，

禮樂之文，卻是祝史所掌；至於禮樂之理，則須是知道者方知得。如所謂『天

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之謂」的

紀錄來看，62 應以〈詩樂〉、〈禮樂記〉所記為是。若綜合朱子在《儀禮經傳

通解》〈學記〉注文所說的「居學」、「時教」予以考量，則〈曲禮〉、〈臣

禮〉、〈鐘律〉、〈詩樂〉、〈書數〉諸篇為居學所涵泳的「六藝之文」，而

諸篇中言禮意的傳文及〈詩樂〉、〈鐘律義〉、〈禮樂記〉、〈學記〉、〈大

學〉、〈中庸〉等篇則為大學的「時教」。63 由幼儀到居學、時教的學習進程，

是以孝弟忠信的培養為本，一步步展開「事」的習行與「道」的啟發，由「所

當然」到「所以當然之故」，最後達到明倫立教之大成。

五、經學在格物之教中的意涵

以上費了一番工夫將《儀禮經傳通解》學禮編各篇的學習進程釐清：幼儀

雖是學前準備，但也是終生職責所在，故一直延續到小學、大學階段。64 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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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宋•朱熹、劉清之：《小學》，《朱子全書》，第 13 冊，頁 405-407、415-420。
62  《朱子語類》，《朱子全書》，第 17 冊，頁 2929。
63  據朱子說「時教」乃是以《禮記》〈文王世子〉、〈王制〉中「樂正崇四術」之詩、

書、禮、樂為內容。詩、禮、樂皆見於學禮編中，但書教則未見其中。就《儀禮經

傳通解》〈學制〉篇中引用的鄭注「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

所興也」來看，書教指的是《尚書》中的三代誥命，朱子取《詩經》風、雅十二篇

為〈詩樂〉以充詩教，但在書教部分則未加以編排，在筆者目前所見的資料中，尚

未找到合理的解釋，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儀禮經傳通解》，《朱子全書》，第 2 冊，

頁 397。
64  由朱子指點弟子語「今人只是先去學文。又且驗平日果能孝弟、恭謹、誠信、愛眾、

親仁乎？如此了，方學文」來看，弟子職的自我檢驗是終生不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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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開始對「事」的習行，並以「居業」的形式繼續到大學，最後在大學以「道」

的啟發完成學習。無論是小學或大學階段，所學皆有定本，亦即先王以來傳承

的六藝、四術之教。這樣的學習歷程，與朱子在《大學章句》中所提出的格物

之教互為表裡，而與「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以知之理而益窮之」65 的窮格

方式相較，學禮編所呈現的古代學制，則更專注在古代文化教養的傳承，探討

二者的異同離合，可以進一步解讀治經、讀經作為格物工夫的意義，從而對朱

子如何繼承五經傳統提出見解。下面先說明朱子格物說的內蘊，再就朱子教學

與治經的實際層面探究學禮編在格物之教的意涵。

（一）格物說的內蘊

關於格物之說，朱子在四十二歲時〈與吳晦叔〉一書中，因論知、行先後

問題，提及古人小學、大學之教，應為目前可見資料中最早的完整觀點：

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

其大者哉 ! 蓋古人之敎，自其孩幼而敎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

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

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

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間，禮

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敎之

以格物，以致其知焉。66

就一事的學習而言，知固然先乎行，但是以整個學習過程來看，又必須先有行

的基礎才能進一步推廣所知。在小學幼弱階段「先成乎其小」者，所學既包括

愛親敬長的倫理習行，也包含詩書、六藝之文的學習，但以「涵養踐履」為

主，在知的方面，凡事知所當行、知所應行即可，朱子以之為「知之淺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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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四書章句集注》，《朱子全書》，第 6 冊，頁 20。
66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全書》，第 22 冊，頁 1914。信中提及張南軒，

陳來考訂作於朱子四十三歲時。陳來：《朱熹書信編年考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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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者」。到了大學，並不改變學習的主要內容，而就小學階段所涵養踐履的倫

理、六藝加以格物的功夫，以啟發其聰明，「馴致乎其大者」。格物致知的方

法及內容則是：

「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

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為知之至，而所謂「誠意、

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67

上文所謂「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與今日所見

《大學章句》中〈格物補傳〉所說「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

之，以求至乎其極」68 意思相近，重點在透過格物工夫恢復涵具眾理的靈明之

心。在此意義下的「格物窮理」，大至君臣父子、小至草木蟲魚，無不在其範

圍中。這樣的格物方法，其實主要來自於朱子對於二程說法的解讀。在《大學

或問》中，朱子例舉程子格物之說，進而結論出格物的「用力之方」：

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

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

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

可易者。69

由於格物理論成立的基礎在於「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萬物莫不有理」，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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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全書》，第 22 冊，頁 1914-1915。
68  《四書章句集注》，《朱子全書》，第 6 冊，頁 20。
69  宋•朱熹：《四書或問》，《朱子全書》，第 6 冊，頁 527-528。《四書或問》乃是《章

句》或《集注》的註解，其中《論孟或問》生前未曾刊行，書成之後也未再修改。

晚年來學的弟子胡泳問朱子《論語或問》如何時，朱子甚至以其「支離」而說不須

看，對其評價不高。《朱子語類》，《朱子全書》，第 17 冊，頁 3451。然而對《大

學或問》，雖然以之為「注腳之注腳」，不必深理會，但若學者讀《章句》有不明

白處，仍然令之參考《或問》，尤其致知、格物、誠意章難度較高，更須借助《或

問》的理解，相較於《論孟或問》，有更高的參考價值。《朱子語類》，《朱子全

書》，第 14 冊，頁 429。
70  《四書章句集注》，《朱子全書》，第 6 冊，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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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心本具理」的天賦，71 因此在窮格工夫上，無論人倫日用、念慮性情、

文字講論都可以入手，由「所當然」而「所以然」循循累進，而思通明睿、豁

然貫通。只是在實際的教學中，朱子的格物工夫還是落在文字講論上，其理由

是因為個人的心有氣質和物欲的干擾，若不透過聖賢所傳的文字，則沒有依循

的標準：

來書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

若欲盡捨去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泛然無所決擇，雖欲

惟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僕然奔走於途，

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72

弟子王欽之以為窮理不必拘泥在書本所載古人言語中，朱子原則上同意這樣的

觀點，因為依照程子所說的格物之方，凡天下萬物莫不有理，窮格之久皆能貫

通。但他更指出若不經由古人所留下的文字，格物工夫的實際將會無標準可依

循，導致茫然無所歸的弊病。進一步地說，不僅致知的工夫須放在書本文字上，

平時的涵養工夫也應依循聖賢所說為準則切己體認，才能有成：

而今人只管說治心、修身。若不見這箇理，心是如何地治﹖身是如何地

修﹖若如此說，資質好底便養得成，只是箇無能底人；資質不好，便都

執縛不住了。傅說云：「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

攸聞。」古訓何消讀他做甚？蓋聖賢說出，道理都在裏，必學乎此，而

後可以有得。又云：「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於茲，道積

於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自古未有人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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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有關朱子學說中的心、理關係，牽涉頗廣，本文暫不處理。原則上依據《大學章句》

「明德」的解釋，以心為「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至

於如何「靈」、如何「具」，筆者認同陳佳銘的觀點，將朱子的理視為有活動、流

行意義的理，而「心具理」也宜以「心本具理」表示，更能貼切朱子以心為工夫根

本的意思。陳佳銘：〈朱子格物思想中「心與理」的屬性與關係新探〉，《中國文

哲研究集刊》第 42 期（2013 年 3 月），頁 149-182。
72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全書》，第 23 冊，頁 2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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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自傅說說起。他這幾句，水潑不入，便是說得密。若終始典於學，

則其德不知不覺自進也。73

心、身只在自身體認，但朱子以為仍應「見理」才能得修治之方，這是因為朱

子並不把出於資質純美的孝弟忠信視為學習的終點。所謂「資質好底便養得

成，只是箇無能底人」，意指即便個人的氣質純正，但若無聖賢言語加以開廣，

則終究未經琢磨而不能成器。而若資質不好的人，無聖賢言語加以規範，更隨

氣性走作，無法走在學習的正道上。因此朱子看重經典中的古訓，不僅是因為

常人不免有氣稟、物欲的干擾，更因為前賢往聖制禮作樂，「所以新民者止於

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74 比起一般學者的可欲之善來說，是

使君子親賢、小人樂利的萬世法程，規模更大、層次也更豐富。

（二）朱子教學及治經之實際

就朱子本人為學的歷程來看，讀書與編書，也是他主要的學習方式。由整

理編輯《二程集》到《論孟精義》，進而整理四書，為之分章句、集注解，在

六經方面為《易本義》、《詩》《書》集傳，編輯《資治通鑑綱目》、《儀禮

經傳通解》，其整理文獻、選取注解的過程也就是朱子本人「因其已知之理而

益窮之」，進而「豁然貫通」的格物過程。這樣的文字工夫，就個人而言是「明

明德」，而留下的成果――經過整頓、便於研讀的文字――就起了「新民」的

作用。朱子一生編寫文字，既是為己而窮理，也是為後學指引路徑，例如〈西

銘解〉與《近思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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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朱子語類》，《朱子全書》，第 14 冊，頁 304。此段問答弟子黃義剛另錄為：「六

經說『學』字，自傅說方說起來：『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

先生至此，諷誦『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曰：『這數句，只恁地說，而其

曲折意思甚密。便是學時自不知不覺，其德自脩。而今不去講學，要脩身，身如何

地脩。』」
74  此為朱子注〈大學章句〉「止於至善」傳文語，見《四書章句集注》，《朱子全書》，

第 6 冊，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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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謂夔孫云：「公既久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眾人共理會，立箇程限，

使敏者不得而先，鈍者不得而後。且如這一件事，或是甲思量不得，乙

或思量得，這便是朋友切磋之義。」夔孫請所看底文字。曰：「且將西

銘看。」及看畢，夔孫依先生解說過。先生曰：「而今解得分曉了，便

易看，當初直是難說。」夔孫請再看底文字。索近思錄披數板，云：「也

揀不得，便漏了他底也不得。」75

林夔孫是朱子晚年來學的弟子，朱子對他頗為看重，令他做書院的堂長，76 指

示其以〈西銘解〉與《近思錄》為諸生立課程。為同學講解前，夔孫先依朱子

解向朱子說過一遍，以確認理解無誤，朱子說「而今解得分曉了，便易看，當

初直是難說」，可見朱子當初作〈西銘解〉，一方面是自身讀書明理所留下的

紀錄，一方面也有著整頓文字令後學「易看」的意思。作為四子入門的《近思

錄》，原為「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77 而編，既是朱

子窮格周、張、二程之書的學問總結，亦是給後學者留下的學問門徑，故指示

夔孫「揀不得」，令諸生全書通讀。

〈西銘解〉、《近思錄》是朱子窮格近賢之說的成果，然而天下萬物莫不

有理，近賢之書固為學者所當讀，往聖留下的經典也須究心、不可放過。聖賢

文字皆所當學，但其中又有內容、層次的不同，為學時不可不講究先後順序。

朱子以「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78 即是因為近賢所

言為當世之事，讀之易得力收效，而六經則去古未遠，文字簡奧，又多有不能

行於當世者，宜於習四子有成後，再進一步窮究。先聖遺經中又各有內容之別，

窮格之方式也自不同，例如就古禮的窮格而言，《論語》為聖人指點弟子的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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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朱子語類》，《朱子全書》，第 18 冊，頁 3660。
76  同前註，頁 3664。
77  宋•朱熹：〈近思錄序〉，宋•朱熹、呂祖謙編：《近思錄》，《朱子全書》，第

13 冊，頁 163。
78  《朱子語類》，《朱子全書》，第 17 冊，頁 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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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切近生活而易於躬行，可以一一體會依循，而《孟子》就只論其大理而少

細節：

世間之物，無不有理，皆須格過。古人自幼便識其具。且如事親事君之

禮，鐘鼓鏗鏘之節，進退揖遜之儀，皆目熟其事，躬親其禮。及其長也，

不過只是窮此理，因而漸及於天地鬼神日月陰陽草木鳥獸之理，所以用

工也易。今人皆無此等禮數可以講習，只靠先聖遺經自去推究，所以要

人格物主敬，便將此心去體會古人道理，循而行之。如事親孝，自家既

知所以孝，便將此孝心依古禮而行之；事君敬，便將此敬心依聖經所說

之禮而行之。一一須要窮過，自然浹洽貫通。如《論語》一書，當時門

人弟子記聖人言行，動容周旋，揖遜進退，至為纖悉。如〈鄉黨〉一篇，

可見當時此等禮數皆在。至孟子時，則漸已放棄。如《孟子》一書，其

說已寬，亦有但論其大理而已。79

《論語》可以習行，《孟子》則論其大理，至於《儀禮》、《周禮》、《禮記》

等先秦經典的研讀，就必須依賴近人的整理指引門徑，才能逐步掌握：

聖人云：『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看來聖人教人，不過此數者。

公既理會詩了，只得且理會書；理會書了，便當理會禮。禮之為書，浩

瀚難理會，卒急如何看得許多？且如箇儀禮，也是幾多頭項。某因為思

得一策：不若且買一本溫公書儀，歸去子細看。看得這箇，不惟人家冠、

昏、喪、祭之禮，便得他用；兼以之看其他禮書，如禮記儀禮周禮之屬，

少間自然易，不過只是許多路徑節目。溫公書儀固有是有非，然他那箇

大概是。80

這是弟子蘇宜久辭歸，朱子指點其歸後讀書之方的紀錄。朱子認為蘇宜久既已

讀過《詩》，則應就「詩、書、執禮」的順序，繼續研讀《尚書》與三禮。然

而禮書範圍廣又難理解，初讀無下手處，因此朱子「為思得一策」，即從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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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同前註，第 14 冊，頁 466-467。
80  同前註，第 18 冊，頁 3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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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所編的《溫公書儀》入手，一方面合於當世，有易於實行的好處，一方

面又可以從其簡便的儀節中，掌握古禮的路徑節目。朱子指點蘇宜久讀禮的方

式，與「《近思錄》，四子之階梯」的思路是一樣的，即透過今人整頓好的文

字，掌握前賢往聖所留下的經典。朱子一生的文字功夫，其實也就是在為後人

留下「見成道理」，以便逐步地格物窮理。就這個意義而言，四書也可以說是

孔子、孟子、曾子、子思採納吸收先聖遺經後，指導弟子留下的「見成道理」：

問看易。曰：「未好看，易自難看。易本因卜筮而設，推原陰陽消長之理，

吉凶悔吝之道。先儒講解，失聖人意處多。待用心力去求，是費多少時

光！不如且先讀論語。」又問讀詩。曰：「詩固可以興，然亦自難。先

儒之說，亦多失之。某枉費許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略得聖人之意。今

學者不如且看大學語孟中庸四書，且就見成道理精心細求，自應有得。

待讀此四書精透，然後去讀他經，卻易為力。」81

弟子問朱子是否先讀《易》？朱子本於自身治《易》的經驗，認為先儒講解未

必貼合於聖人本意，在釐清的過程中，便須費極大的心力。《詩》的問題亦然，

由於歷代講解不一，連朱子也「枉費許多年工夫」才能略得聖人之意。因此他

建議弟子不如先讀切近生活的四書，就見成道理窮格精熟，有一定的程度之後

再讀六經，如此學習有歷階次第，才容易有成。弟子潘恭叔及路德章參與朱子

編寫《儀禮經傳通解》的工作，朱子雖然嘉許其編次成果，但就二人本身的程

度而言，又擔憂編禮工作重大繁難，且不易反身自得，影響甚至妨礙了他們的

學習。82 可見讀書、治經作為主要的格物工夫，隨著經典的內容層次、學者的

學習情況，宜有門徑順序的調整，能遍讀六經則是理想的目標。

以上由格物說的理論基礎來看，「明明德」是天下萬物皆當窮格，但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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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同前註，第 18 冊，頁 3639。
82  朱子去信潘恭叔，提及路德章寄來兩編頗有次第，「然渠輩又苦盡力於此，反身都

無自得處，亦覺枉費功夫」，又囑咐潘恭叔「此等功夫，度有餘力乃可為，不可

使勝卻涵養省察之實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全書》，第 22 冊，頁

2307、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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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實際上，考慮到個人氣稟物欲之私的干擾，以及為天下後世立教開展規模

起見，聖人的古訓才是窮格的主要對象。在研讀、整頓聖賢經典的過程中所留

下的文字成果，也成為指點後學的讀書門徑，這是朱子本人一生讀書、編書以

「明明德」、「新民」的寫照。就資質與能力一般的學者而言，則宜以易於躬

行收效的經籍如《近思錄》、四書為先，待小成之後再進一步研習較為古奧的

經典。

六、結論――明體達用的文統

《儀禮經傳通解》是朱子治經的成果之一，將學禮編所揭示的「學文」目

標與《大學章句》之學相參照，首先可以重證小學、大學之分，並做些許修正，

令「弟子職」、「小學」、「大學」的學習進程層次分明，而以明倫立教為「學

文」的最終目的，使格物工夫的教化意義得到發揮。就朱子讀書、教學的實際

來看，更能進一步理解治經、讀經在格物窮理工夫中的意義。大體而言，詩、

書、六藝是先王為後世立法之作，所以學禮編以明倫立教為大學階段學習的最

終目標。然而時移勢易，在朱子之世，先王的風俗環境已不再，因此《大學章

句》中提出的格物之教，以天下萬物為窮格的對象，而尤其著重在經典的研讀，

由近賢而往聖、先王，隨學者的等第、所學經典的不同而有門徑之異。從理論

上說，格物應該包括天地間萬物，從實踐上說，朱子親身的格物，與《儀禮經

傳通解》工作的啟示，是格物有小大、先後、一般人與專家的不同，必須明白

其間區分與相通的關係，才能得到格物的功效。這樣以遍治六經為理想的讀書

工夫，藉聖賢古訓明己之明德，也藉整頓文字來傳續先王之教，是朱子個人明

倫立教的格物歷程，也是其學的特色所在。

釐清《儀禮經傳通解》學禮編與格物工夫的關係後，可進一步探問的是朱

子如何繼承五經傳統？朱子於學禮編中特別重視《周禮》大師以詩教教國子的

職責，《詩集傳》序文中言詩教之成立，正可代表朱子對五經中「聖人之教」

的特殊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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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

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敎。其或感之之

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

是亦所以為敎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

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

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

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

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

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

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

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敎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

所以為敎者然也。83

在朱子看來，詩本性情，是有邪有正的。《詩》之所以可以為教，是因為經過

了先王或聖人的采擇，使「感之之雜」者，能使人自省，從而具有勸懲黜陟的

教育意義。孔子編《詩》的工作，一樣也是以考得失、師善改惡的立教動機出

發，因此雖然《詩》中所載之政未必可法，但經過了聖人的編選，其教則可以

被於萬世。推而至於《易》、《春秋》、《書》、《禮》各經亦然，其所蘊含

的「所以然之理」，是聖人經世立教時在制度、政事、卜筮、史事各方面的用

心及方法，而非直接的道德主張。這種不單為道德主張，而「經由『歷史』與

『人性』之角度，對於人之存在，予以一種『事實面』之觀察；並於其中，蘊

含以『人之社會存在』為著眼的理解」的特殊知識性，84 即是朱子由四子而五

經，畢生學問規模的由來。

由於這種特殊的知識性，朱子在《大學章句》所提出的格物窮理之學，不

83  宋•朱熹：〈詩集傳序〉，《詩集傳》，《朱子全書》，第 1 冊，頁 350-351。
84  戴景賢：〈論宋代經史學發展之類型、樣態、取徑、議題與其所形成之特殊之文獻

之學〉，《文與哲》第 28 期（2016 年 6 月），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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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以理學前賢及四書所載為足，而必然會就五經中的名物度數探詢「所以然之

理」以建立教化、留下世範。因為五經中的禮樂制度雖然對一般學者而言較為

困難，且不能於當下實踐，但其所以然之理卻是古今不變的。北宋儒者胡瑗以

經義齋與治事齋授人以明體達用之學，弟子劉彝稱述其學說「聖人之道有體、

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

子、集垂法後世者，其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斯民歸於皇極者，其用

也」，85 朱子之治五經，相當程度是繼承了這個明體達用的傳統，並且以格物

理論將之詮釋得更為細緻。在明體以達用之間，需透過講明經義的「文」的工

夫，才能將歷世不變的「體」舉而措之天下。天下萬物皆有理可窮，而聖賢古

訓又為其要。四書及近賢之說足以使人知趨向、立規模，對於歷世不可變的

「體」有足夠的說明，但中國以儒家立國，要為後世立制度，必須要通過整頓

五經中的先王禮樂，這部分的「體」與「文」則是四書所無法取代的。更何況

朱子身為學者，在政治上缺少施展空間，只能以「文」的工夫來達用，對經書

進行整頓工作，使後世得以取法。在此意義上，可以說朱子以格物的理論及實

踐繼承了聖人之道的文統。

（責任校對：邱琬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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